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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专题】

人本视角下城乡融合发展的群体
关怀及实践路径

苏海

（山东女子学院 社会与法学院，济南 ２５０３００）

　 　 摘 　 要：区别于经济、空间分析视角，人本视角下的城乡融合分析，更加注重阶层群体分析范

式，坚守底层关怀视角，关注拆分型劳动力再生产体制下流动群体与留守群体在城乡融合发展中

的角色定位、价值归属和发展环境。 从人本视角出发，既需要思考经济发展质量能否惠及乡村留

守群体，城市公共服务保障能否包容进城流动群体，乡村产业形态能否承载返乡流动群体等核心

议题，也需要摒弃单一的问题和弱势视角，从基于身份认同的社区包容性环境营造、人本价值与发

展型政策导向的制度设计、复合能力与社会关系导向的多元服务三个实践维度，满足流动群体和

留守群体的“价值－生计－福利”需求，缩小阶层差距，助推共同富裕。

关键词：人本视角；城乡融合；底层关怀

中图分类号：Ｃ９１２．８２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 ７４６５（ ２０２４） ０６－ ００６２－ １２

孟德拉斯在《农民的终结》一书中提出了令人深思的问题：在可能的未来，农民将在青年

农业创业者创建的全新的、完全适合于现代条件的机构伴随下自行消失，但没有农民的世界

将会是什么样的世界呢？ 存在数千年的村落解体后，农民将怎样融入与他们完全不同的城

市 ［ １］ ？ 数据显示，２０２３ 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达到 ６６ ．１６％，行政村的数量从 ２００６ 年的

５４９００３ 个减少到 ２０２２ 年的 ４７７８７４ 个①，这意味着我国进入城镇化后半程。 但常住人口城

镇化率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差距较大，仍然有众多人口没有在常住地落户，是处于流动状态

中的务工群体或老年照料群体。 与之相伴随的则是无力无心入城的留守人群，以及各类乡村

振兴政策出台后怀揣乡愁的返乡创业、治理和投资群体。 所以，要有效回应党的二十届三中

全会《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对“完善城乡融合发展

体制机制，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的部署，还需要突破既有的地理空间、经济要素等分析视

角，从群体和阶层视角出发，分析不同群体和阶层在城乡融合发展中的困境和需求，扩充其受

益面，提高其社会融合度和参与度。

一、问题的提出

当前，城乡融合发展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三点。 一是描述性研究，主要涉及城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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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发展的历史脉络、理论基础和实践意义。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城乡关系主要经历了

城乡二元体制形成与巩固阶段、城乡二元经济体制破冰阶段、城乡二元体制改革向社会领域

延伸阶段、全面建立城乡融合体制机制阶段 ［ ２］ 。 以马克思恩格斯的城乡发展理论为基础，我
国的城乡连续体范式从城乡统筹到城乡一体化再到城乡融合 ［ ３］ ，其动态演进过程既反映了政

府治理的变迁，也有效契合了经济社会发展需求。 传统的城乡二元分割范式往往忽视城乡之

间的整体性与连续性，造成政策设计和执行效能不足，居民受益度不高。 其中，“城市偏见”
是发展中国家缓慢增长和不平等增长的驱动力，因为以城市为中心的方法会淡化与农村健康

福祉密不可分的自然资源开发、粮食系统、气候变化和环境等议题的重要性。 而“乡村主义”
虽看到了乡村生活的美好恬静，但忽视了乡村的贫困、歧视、发展不平衡等现实问题 ［ ４］ 。 因

此，在共同富裕视域下，统筹实施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两大战略，将有利于打破城乡分割，
促进城乡要素、产业、文化、生态等全方位深度融合，加快推动形成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

动和公共资源合理配置新格局 ［ ５］ 。 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不是割裂的关系，而是有机统一

体，其基本运作逻辑是：新型城镇化离不开乡村人口和要素的融入，而乡村振兴也离不开城市

对乡村的带动和城市人口对乡村的向往。 城镇和乡村是一个对立统一的矛盾有机体和命运

共同体，两者在目标、任务和过程上具有天然耦合性和内在相通性 ［ ６］ 。
二是城乡融合发展的问题性和解释性研究。 作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对重要关系，城乡

二元不仅对乡村农业进步是一种阻碍，也束缚了城市工业的升级 ［ ７］ 。 当前，城乡关系依然存

在诸多问题，包括户籍制度改革还需深化，城乡要素合理流动机制尚未建立，城乡基本公共服

务差距依然较大等 ［ ８］ 。 新型城镇化发展偏差体现为三个滞后：一是进城农民的身份转化滞后

于职业转化，二是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滞后于城镇空间的扩展，三是农业劳动力的非农化滞后

于农村土地的非农化 ［ ９］ 。 乡村振兴则面临主要农业生产要素非农化、农村社会主体老弱化、
村庄建设用地空废化、农村水土环境污损化、乡村产业与治理人才缺乏等现实难题 ［ １０］ 。 与城

乡之间的收入差距相比，城乡之间在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方面的差距更大 ［ １１］ ，农业农村现代

化滞后于城镇化、工业化和信息化，城乡融合发展体系尚不完善。 这既有历史层面的原因，也
与地域经济发展水平、政策设计和居民的价值理念紧密相关，是一个复杂的发展议题。

三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对策性研究。 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和促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应摒

弃粗放型发展模式，结合地理区位和资源禀赋，制定具有地域特色的发展规划 ［ １２］ ，应该以县

域城乡融合为基础，以土地要素为核心，撬动城乡“人”与“业” 的动态发展 ［ １３］ 。 既要通过乡

村空间治理推动城乡发展格局不断演化 ［ １４］ ，也要重视科技进步和产业创新在推动城乡融合

发展上的作用。 一方面，要解决已经进城的人及其家属的市民化问题，另一方面，也要为愿意

回乡的人提供更便利的机制和条件，实现城乡双向流动 ［ １５］ 。 可以通过制度创新、经济互动、
文化信息交流、公共设施与服务要素均衡配置、构建新型生态关系 ［ １６］ ，实现城乡之间的人口

融合、空间融合、经济融合与价值融合 ［ １７］ 。 总之，从经济视角出发，要对城乡生产力进行优化

分工；从空间角度出发，要规划城乡的物质要素和精神要素，统筹安排其空间位置；从社会学

角度出发，要打破相互分裂的壁垒，实现生产要素合理流动和优化组合，实现城乡经济和社会

生活的密切结合 ［ １８］ 。
既有研究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关系进行了系统分析，强调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统筹推进

的重要性，也从机制、要素等维度分析了二者在统筹推进中的不足，并从多学科视角提出了二

者统筹推进的可能方向和具体建议。 但在研究理念上，更侧重从经济、空间等外部视角分析

二者融合发展的可能性和可行性，更多秉持一种宏观的政策倡导视角和实践主体的问题视

角，对身在社会政策与城乡变迁中的“人”的关注度不够，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等时代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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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给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身心发展，居住空间、就业模式、公共服务和社会关系重构带来的

影响研究还稍显不足，对不同群体在融合过程中的优势和能力关注度不够。
国务院关于《深入实施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五年行动计划》通知中指出，把推进农

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作为新型城镇化首要任务，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使全体

居民共享现代化发展成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提出，要坚持农民主体地位，
充分尊重农民意愿，保障农民民主权利和合法权益，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维护

农民根本利益。 乡村振兴战略的出发点是为了农民，其成败也在于能否通过营造城乡融合的

命运共同体，为农村居民创造更加公平的发展机会，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从政策文本和社会

价值导向看，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都强调以人为本，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多元发

展需求。 但“以人为本”并不是一个抽象概念，人是分阶层、分群体的。 因此，以人民为中心

的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要充分考虑不同群体、不同阶层的需求 ［ １９］ 。 不同群体之间和同一

群体内部因其收入、住房、教育、医疗等存在较大差别，其需求、诉求也有很大差异。 新型城镇

化和乡村振兴中的人本视角，就是要充分考虑不同群体的生存环境、发展机会和多元诉求，让
“原住民” “租住者” “外来者” “务工者”等各类居民都能积极参与城市建设，让乡村成为乡村

居民而非单纯农民的生活空间 ［ ２０］ 。 总之，城乡融合发展的特质就体现在以人为本的属性中，
它是包容而开放的，也是中国式现代化保持强大生命力的关键所在。

二、人本视角下城乡融合发展的群体关怀

在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人本视角的价值导向、政策设计和行动实践，就是要在完善城乡

基础设施、优化经济社会发展结构基础上，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教育、工作、医疗、住房、环
境、养老等美好生活的期盼，降低个体、家庭的生存发展压力，提升人们的幸福指数。 传统发

展理念中“见物不见人” ，只重视经济效率，忽略经济发展质量、民生事业改善和人文价值塑

造的发展模式，会衍生出众多显在和潜在的发展困境，并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长远发展。
（一）人本视角下城乡融合发展的群体归类

人本视角下的城乡融合分析，更加注重阶层群体分析范式，坚守底层关怀视角，关注拆分

型劳动力再生产体制下的流动群体与留守群体，尤其是进城的务工、照料和陪读群体，以及因

在城就业受阻而返乡的务工群体和扎根乡村的留守群体。 流动群体指的是居住地和户籍地

不一致的人户分离现象，因流动地域和人群不同，产生了多元复杂的流动群体。 改革开放以

来，大量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承担了诸多底层劳务工作，改变着传统固守乡村的家庭结构形

态，推动了城市产业结构的转型，为城市发展贡献了乡村力量。 虽然以农民工为代表的家庭

生产和再生产发生分离，形成了拆分式的家庭再生产体制，但其所获报酬和权益却不足以完

成定居城市的家庭再生产 ［ ２１］ ，无法真正在城市扎根。 为了改变这一情况，我国深入贯彻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实施了各类城市反哺乡村的战略行动。 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精

准扶贫、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为主体的惠民举措陆续实施，逐步缩小了城乡差距 ［ ２２］ 。 以

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生计模式，使得农民在城乡之间实现了双向流动，并通过代际接

力方式实现了快速城市化，维系了农村社会的稳定 ［ ２３］ 。 同时，交通设施的改善，以及以手机

为载体的各类新媒体技术的应用，缩短了流动群体与家乡的空间距离，成为其维系社会资本、
追忆乡土、进行情感互动的工具。

但在城镇化快速推进的同时，流动人群的生存困境和发展需求也发生了新的变化，面临

各类不确定风险的挑战。 一是随着老龄化时代的来临，很多高龄农民工群体面临工作难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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觅、“退休”无保障的尴尬境地。 一部分老年人还在城市隔代照料和乡村农业生产之间漂泊，
现行公共政策对这类群体的针对性扶持不足，导致该群体的社会保障缺失和社会融入难等问

题日益严重 ［ ２４］ 。 二是为了子代能有更好发展，以实现代际阶层地位的实质性转变，很多低收

入流动女性劳动者会选择在城镇陪读。 在城乡教育资源不均衡与优质教育市场排斥的多维

因素影响下，她们不得不牺牲个人时间以兼顾工作与家庭，极易陷入时间贫困 ［ ２５］ 。 三是第一

代农民工流动群体与新生代农民工流动群体，在社会融合方面有着更加复杂异质的认同困

境。 对于第一代农民工群体而言，乡村生活才是他们的心灵寄托和生命主角。 虽然他们会耗

尽一生心血为子代在城接受教育、寻找就业和购买住房付出努力，缓解子代在城市生活的压

力，但很难在心理层面认同自己是“城里人” 。 对于一些新生代农民工而言，枯燥、严苛、死板

的城市劳动环境和向往自由轻松的处事心态，使得其很难参与城市社区的各类社会活动，难
以建立稳固的社会交往体系，往往处于 “悬浮” 于城市社会之上又无法回归上一代故乡的

状态。
农村留守群体是与流动群体对应产生的独特群体，其产生原因可分为制度原因、贫富差

距、文化因素等方面 ［ ２６］ ，是政策制定者、理论研究者和一线服务者经常关注的群体。 《中共中

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等政策文件，多次强调要完善

农村留守儿童、妇女、老人关爱服务体系，为留守人群创造更多的政策福利。 近几年，中国农

村留守群体的总量在下降，但留守群体基数依然庞大，预期寿命和总和生育率“一增一减” ，
加速了农村人口老龄化的进程。 人口老龄化和乡村空心化对乡村生产要素投入、农业生产、
乡村治理、社会保障等方面都产生了深刻影响，会导致城乡产业发展和转型升级受限，参与乡

村振兴后备人才匮乏。 同时，人口老龄化、乡村空心化意味着医疗支出和各类福利支出增多，
公共转移支付相应增加，人口红利减少。 农村留守老人受制于家庭经济结构、代际抚养结构

和乡村治理结构，往往被忽略，面临着社会资本支持动力性弱化、人际情感补偿功能性缺位、
乡村伦理精神失范性加剧等现实难题 ［ ２７］ 。 现阶段的农村留守妇女也是经过长期市场和政策

筛选后的“剩余”群体，在乡村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同时，留守形式也从局限在家庭场域中的

“静态留守” ，转向对接社区和外部市场的动态“流动守候” ［ ２８］ ，其生活压力、照料负担、婚姻

危机和疾病困扰也呈现更复杂多元的表征。
（二）人本视角下城乡融合发展的群体关怀

在新时期城乡融合发展体系建设中，需要重点关注不同类型群体在城乡不同空间的生存

条件、发展环境和社会融合，站在保护和发展的视角，去感知和关怀多元群体在城乡变迁中的

情感体验、压力来源和发展诉求。
１ ．经济发展质量能否惠及乡村留守群体

在城乡融合发展体系中，土地、厂房等经济要素的流通，各类市场平台的搭建，生产、分
配、销售环境的共建共融，是城乡融合有效推进的关键。 新型工业化和县域经济发展的核心

目的是服务于在城镇、乡村居住的各类人群，通过各类资源要素的投入和聚集，让其有更多的

就业机会、医疗条件、教育平台和发展环境。 但以留守群体为代表的弱困群体，会因为身体状

况、自然灾害、意外风险和家庭环境等，无法享受到城乡经济发展带来的政策红利和物质收

益。 脱贫攻坚时期，为了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国家在乡村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
力，并以产业扶贫为依托，发展了各类富民产业，有效解决了乡村贫困问题。 但随着各类产业

发展政策和市场环境的变动，某些乡村产业运营困难，持续运转受限，存在边际效益递减情

况，由此村民的受益度开始缩减，无法享受到经济发展带来的多维红利。 与之并存的是，某些

非贫困村没有获得足够的政策扶持和资源投入，村庄发展也存在明显短板，如无产业支撑、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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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经济收入低，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达标率低，村户相对贫困率高的“两低一高”问题依然突

出，导致留守群体的经济保障、健康护理、精神关爱不足。 所以，城乡融合发展需要借助新型

工业化，创造更多城乡就业机会和保障机会，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益农惠农效益。
２ ．城市公共服务保障能否包容进城流动群体

传统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城乡二元分割体制，使得城乡各自建立起相对独立的就业环境

和福利制度。 传统农业发展模式的式微，城市多元的就业机会和福利保障，使得大量农民进

入城市，实现了地域转移和职业转换。 尤其是大量中西部地区农村青壮年人口，进入东部发

达城市务工，形成了数量巨大的农民工群体。 统计数据显示，２０２３ 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依然有

２９７５３ 万人，比上年增加 １９１ 万人，其中，本地农民工 １２０９５ 万人，外出农民工 １７６５８ 万人，年
末在城镇居住的进城农民工 １２８１６ 万人①。 这类群体虽有职业和生活方式的转换，但没有完

全实现身份转变和地位转变，他们尽管长期在城市居住，但在户籍层面仍然是农村人口。 外

出务工而不落户是这个群体规模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 对于流动群体而言，虽然国家在基础

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等层面已经有一些政策和福利供给，但与庞大且分散的群体需求

相比，依然有不小的差距。 尤其是教育、医疗、住房等带来的压力，让很多进城的农民工群体

不得不处于陀螺一般的奔波劳作状态。 在面对各种风险的时候，他们缺少原生家庭的支持，
只能停留在一种心在漂泊、无所适从的游离状态。 在社区支持体系和职业支持体系不足的情

况下，如何对这部分群体给予更充分的“看见”和“感同身受” ，并从城市公共服务保障方面给

予更多的理解和提供更多的服务，将是摆在政策制定者和一线服务者面前的重要议题。
３ ．乡村产业形态能否承载返乡流动群体

在城乡融合发展体系中，还有一部分返乡群体需要关注。 其主要类别有四种：一是户籍

或祖籍在本地、怀揣乡愁、愿意为乡民做贡献的“乡贤” ，他们大多既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又有

乡土情怀；二是城市资本下乡后，在乡村承包土地、厂房，发展各类产业的创业者，包括在城市

赚取“第一桶金”的农民工返乡创业者和市民、青年赴乡创业者，其工作形式更加现代化、智
能化；三是赴乡村旅游、康养休闲的短期返乡群体；四是因所在务工城市经济发展不景气或者

因自身年龄、身体等因素在城就业受阻，重新回乡从事农业的务工群体。 这四类群体对改善

乡镇基础设施、促进城乡经济结构转型、活跃乡村气氛、提升乡村发展活力具有重要作用。 进

入城镇务工的农民接受了新的思想观念和技能训练，提升了自身综合素质，其中部分农民返

乡创业为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了高素质劳动力，这是一个正向耦合的过程 ［ ２９］ 。 返乡农民工

群体具有生产者、消费者和传播者三重身份，可以为乡村带来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

和情感资本等稀缺性资本 ［ ３０］ ，更好地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推动乡村振兴。 但与城市相比，当
前乡村的经济形态、基础设施、网络通信、教育医疗依然存在很多短板，尤其是经济形态、基础

教育和医疗卫生体系建设，无法满足返乡创业者及其家庭的需求，使得这些群体往往不能坚

守乡村。 另外，以中西部为代表的大部分县城、乡镇产业发展形态较为单一，经济发展环境、
创业政策支持体系依然不够完善，对于返乡群体来说缺少足够的吸引力，导致这部分群体产

生的经济效能和公益效能受限，无法更好地支持城乡融合发展。 当然，在支持各类返乡创业

群体的同时，也要避免出现外来资本占用土地和厂房等资源、非农化产业过多、农民参与不

足、乡村经济发展主导权缺失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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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本视角下城乡融合发展的群体需求

以人为本是城乡融合发展实践所遵循的最基本原则，无论处于哪个发展空间，人的发展

始终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前提和最终目标。 只有居民对自己生活的社区、从事的职业、经营的

家庭、参与的社会事务有一种认同和热情，有参与感和责任感，并建立起行动的内生动力和集

体力量，才能促使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的高效推进。 人本视角下流动群体与留守群体

的发展需求，可以从“价值－生计－福利”三个维度来建构。 在价值维度，要思考城乡空间转化

下的居民归属感，尤其是流动群体及“农民上楼” 之后新市民的社会融入需求；在生计维度，
要思考当前多元的就业形态，如何满足留守群体和返乡流动群体的可持续生计需求；在福利

维度，要思考城乡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的一体化问题，尤其是城镇与乡村养老服务、教育服务

和医疗服务资源如何公平分配的需求。
（一）价值需求：空间转换下的归属感探寻与营造

价值和归属感是指生活在某一空间中的社会成员在感情和心理上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这种归属感具有一种文化维系力，可以让居民们自觉主动地参与各类社会事务，建立一种兼

有工具和价值双重属性的发展共同体。 城乡发展空间的转换与变迁会打破原有的生计结构、
生活习惯和交往体系，需要寻找新的职业认同，建立新的社会关系网络。 鲍曼指出，共同体核

心的特点就是一个“温馨”的地方，一个温暖而又舒适的场所。 在共同体中，我们能够互相依

靠对方 ［ ３１］ 。 从这个意义上说，城乡融合发展就是要在打破传统城乡户籍属性的基础上，积极

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格局，开展城乡社区建设，通过各类公共服务和文化活动，
解决新市民的不适应问题，促进流动人口与原住人口之间的融合，让居民们既能有乡愁可盼，
也有新居可安。

价值维度的城乡融合需求，主要是回应“我是哪里人”这一核心问题，它既有外显的被承

认和被尊重，也有内在的自我信任和主体认可。 这种归属感和认同感需要通过各类发展平台

的搭建和公共服务的供给来实现。 传统的城乡户籍分割体制使得市民和农民两个群体在价

值维度上呈现非此即彼的状态，二者好像有天然的鸿沟，无法找到契合点。 当前，城市户籍制

度改革稳步推进，大部分城市落户已经没有限制，流动群体可以根据自身工作情况自由选择。
但简单的户籍登记注册，只是流动人口在城市扎根融入的第一步。 要安顿好新市民群体和流

动群体，并非简单地促使这个群体尽快购买住房，落户定居，而是要精准分析他们的价值需

求，减少烦琐的身份限制，把市民化的着力点转向提高流动人群的获得感和归属感，匹配相应

的医疗、教育等公共福利，降低进城农业转移人口居住成本，拓展其参与社区事务的机会，推
动这类群体能够在工农、城乡和区域之间自由选择和自主流动，促进农业转移人口的社会

融合 ［ ３２］ 。
（二）生计需求：多元就业形态下的包容性发展

生计维度的城乡融合发展实践，主要是要回应“我能做什么”这一核心命题。 新型城镇化

和乡村振兴战略首要解决的就是城镇新市民、流动务工群体和农村留守群体的生计问题，尤
其是建立可持续生计的发展体系。 可持续生计是指在不同情境中运用不同的生计策略对所

拥有的生计资本进行排列组合，进而达到生计资本的持续利用和家庭福利的持续增长，其非

常关注制度、组织和政策在协调土地等生计资源中的影响过程 ［ ３３］ 。 多元的就业选择、稳定的

就业岗位、灵活的就业环境和具有地方特色的产业是以人为核心城镇化的关键所在，也是流

动群体得以扎根城市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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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从事耕作的农民成为城镇市民以后，其中大部分人转化为城镇产业工人或自由商

贩 ［ ３４］ ，发生了身份转换和职业转换。 新型工业化和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情况，以及承载能力、
岗位设置和权益安排，会直接决定新市民能否在城镇真正安家立业。 当前，伴随着互联网技

术应用和数字经济发展，除了传统就业类型，在交通出行、产品运输、生活服务、教育培训等领

域，出现了网络主播、网约配送员、网约驾驶员、互联网营销师等各类新型就业模式。 这些就

业模式往往成为新市民和流动务工群体的新选择。 他们对各类新产业、新就业形态的权益保

障和能力提升的需求日益剧增，但因新产业的平台化设计和用工关系较为复杂，相应的政策

和服务供给针对性不足，无法保证其生计的稳定性和持续性。 对于返乡群体来说，传统农业

转型发展后，乡村已不再局限于粮食作物生产，而是依托市场需求，开展了多样化的农业生产

活动，这为返乡群体提供了多元化的生计选择。 此外，为了有效推进乡村振兴，国家推动各类

社会资本下乡，使得很多新型工业和服务业向乡镇延伸，也为返乡群体提供了更多的就近创

业机会。 但总体来说，乡镇的就业选择还较为单一，缺少吸引人才回流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无
法满足返乡群体的多元生计需求。

（三）福利需求：与居民需求契合的公共服务供给

福利维度的城乡融合实践，主要是回应“我能享受什么”这一问题，注重强调城乡居民在

各类物质资源、津贴供给和公共服务供给中的平等和公正，强调每一个个体及其家庭都能够

在社会生活中享有平等的机会和待遇，尤其是流动群体和留守群体能够共同享受社会进步成

果，参与社会发展进程。 《深入实施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五年行动计划》强调，要健全

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推动相关公共服务随人走，健全与居住年限相挂钩的非户籍

人口基本公共服务提供机制。 积极的、制度性、常态化的城乡社会福利供给机制，对于推动以

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具有底线意义，是维系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发展的制度基础。
当前，随着城乡居民的需求变得越来越多元，公共福利政策虽然种类不少，但存在倡导有

余而实践不足的情况，如对普通群众的需求敏感度不足、供给端和服务端的匹配度不高等，无
法有效满足和契合居民的多元需求。 在教育服务方面，当前城乡之间的教育投入依然存在较

大差距，教育资源存在行政壁垒现象，分布的不均衡导致教育机会的不均等。 大城市集中了

优质的教育资源，但户籍制度、学区制度导致优质的资源不能通过公平手段合理分配。 重点

学校往往集中在大城市内部，并且仅面向属地招生，周边区县、农村的孩子很难得到在这些优

质学校就读的机会 ［ ３５］ 。 优质教育资源的过分集聚导致教育成本的上升和陪读需求的增加，
已经成为很多城镇新市民和务工群体的主要压力来源。 在养老服务层面，随着我国老龄化程

度的加深，城乡养老服务已经成为摆在政府和社会面前的主要发展议题。 当前，城乡养老服

务政策、设施、人才均存在巨大的缺口和差距，如传统的家庭养老式微，乡镇机构养老服务内

容、方式单一，以熟人社会为基础的农村互助养老也很难持续。 农村养老政策并不完善，与老

年人需求匹配度不高，加之针对老年人的医疗照护服务和精神关爱服务不足等，难以有效应

对日益严峻的农村养老危机。 在医疗服务方面，我国长期存在卫生资源配置结构性失衡问

题 ［ ３６］ ，城乡医疗服务二元结构问题仍然突出。 农村总体和人均医疗投入依然不足，医生数量

和质量皆有欠缺，药品、设施等医疗资源比较紧缺，明显滞后于城市发展水平，无法适应农村

医疗环境和人口结构变化的需要。 所以，解决城乡医疗资源配置不均衡，以及大城市与基层

社区、农村医疗服务不协调问题，是摆在城乡融合发展中的重要议题。

四、人本视角下城乡融合发展的实践路径

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城乡发展差距、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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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富裕的核心要义。 高质量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也是为了更好地满足弱困群体、流动群

体、留守群体和返乡群体日益多元的物质和精神层面需要，实现全体人民公共福祉的提升。
城乡融合发展体系的建立，一定要摆脱传统“重物轻人”的发展思维，从基于身份认同的社区

包容性环境营造、人本价值与发展型政策导向的制度设计、复合能力与社会关系导向的多元

服务三个层面，改善政策供给偏差，促进城乡要素流动畅通，提升居民综合发展能力，营造包

容性发展环境，实现共同富裕。
（一）基于身份认同的社区包容性环境营造

长期以来，关于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具体实施和相关研究，往往聚焦于制度、产业等

宏观结构体系，忽略了居民生活的家庭和社区场域。 实际上，要真正让城乡居民参与城乡融

合发展，感受到其带来的收益和幸福，还是要落实到具体的城乡社区，落实到每个居民个别化

的家庭生态系统之中，实施一种“在地化”的、具有身份认同感的城乡融合实践。 过于宏大的

叙事往往会忽略居民的日常生活场域和朴素的情感体验。 而“在地化” 的城乡融合实践，特
别关注不同城镇、乡村和家庭的异质性，在同质性政策供给的同时，更加注重挖掘具有地方特

色的资源禀赋，特别关照各个社区和家庭的独特经历和现实需求，开展针对性的公共服务。
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村落空间消解与居住空间集聚化是农村家庭整体性转型的直接驱动因

素。 要特别关注新市民在生活职业方式转型期间的阵痛感，通过家庭资源整合和要素优化配

置实现农民的就地城镇化 ［ ３７］ ，减少子女教育、家庭照料的空间和时间成本。 对于流动务工群

体来说，现在的农民工一般在务工城市、老家县城、农村社区有三个家庭生活场域，其中农村

老家有其年长的父母进行隔代看护、抚育和陪读未成年子女。 基于对父母和子女的牵绊，大
部分农民工虽然身在外地，但心在老家 ［ ３８］ 。 因此，要不断缩小城乡教育差距，通过多样化的

托育服务、养老服务和社区服务，解决流动务工群体家庭的后顾之忧。
从社区层面来说，要积极营造宜居宜业、包容开放、守望相助的和美城乡社区环境，以满

足不同群体的多元需求，提升各类群体的社区归属感和凝聚力。 首先，要结合村居特点，积极

挖掘利用社区内部资源，通过小组、社区活动等形式开展养老、托育、助残等多样化服务。 在

各类社区治理活动中，要为居民搭建参与平台，调动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

造性，激发社区治理内生动力，提升居民对所处生活环境的认同感。 其次，需要以文化建设凝

聚城乡融合发展的精神动力，利用网络平台、外展宣传、活动组织等多种形式，增强居民对新

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相关价值的认同，加强新时代社区精神文明建设。 最后，从人才培育角

度，既要积极挖掘乡村本土建设人才，也要积极吸引各类产业发展、乡村治理人才返乡，引导

其参与新型城镇化建设，提升其产业发展和基层治理能力，实现人尽其才、物有所用，营造一

个兼具情感性和包容性的社区发展环境。
（二）人本价值与发展型政策导向的制度设计

城乡融合体系的建立和发展需要完善的制度设计作为基础。 制度既有外显性地通过各

类法律、规章、条例等呈现的政策属性，也有内隐式地通过各种习惯、认知、价值观体现的文化

属性。 作为一种稳定的社会结构，它可以起到规范制约和社会引导的作用。 以人为本的城乡

融合发展体系要建立具有人本价值属性的制度设计理念和执行框架。 在新型城镇化和乡村

振兴各类政策体系中，树立“市民主体” “农民主体”的发展思想，确立各类群体的制度受益性

和主体参与性。 在各类政策设计、执行和评估中，赋予其选择和参与权利，更好地满足不同群

体的多元需求。 “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

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 ３９］ 人本主义的价值理念需要肯

定人民群众在社会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坚持人民是推动人类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 ［ ４０］ ；要在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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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住房、教育、医疗、养老层面给予弱困群体、流动群体、留守群体更多的发展机会，避免出

现中下阶层、贫弱阶层被边缘化 ［ ４１］ ；同时，在政治层面、经济层面、社会层面和文化层面赋予

返乡群体和新就业群体更多的自主性和灵活性 ［ ４２］ ，提升其就业创业质量。
发展型社会政策被视为积极的社会投资行为，重视事前预防、社会投资、可行能力建设，

强调加强社会政策对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的投资，通过可行能力增强与实质自由拓展增强个

体和家庭的发展能力 ［ ４３］ 。 人本视角下的城乡融合发展政策需要在各类就业政策和福利政策

层面，为个体在不同生命阶段的需求提供针对性的保障，如教育基金、健康医疗保障、就业与

失业保障。 要将社会排斥、权利剥削、能力缺失、机会挤压等纳入城乡融合发展视野，建构更

具包容性的社会政策体系，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向农村有效供给，建立统一的城乡人力资源市

场。 完善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救助、社会保险等社会保障体系，减少居民投保压力，提高各类

医疗报销比例。 推动公共文化资源向农村流动和适当倾斜，涵育农村居民的精神文化素养。
加大田野调查和基层服务力度，更加关注不同群体在健康、教育、就业等方面的需求和长远规

划，统筹满足个人当下的生存需求和长远发展需求 ［ ４４］ 。
（三）复合能力与社会关系导向的多元服务

以人为本的城乡融合发展体系，需要把实践作为人的存在方式 ［ ４５］ ，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社

会联系和全面发展。 需要更加注重各类人群复合发展能力的培育和社会关系的建立维系，而
不是单一的物质救助和慈善帮扶。 发展能力包括有效维护身体健康及心理安全、具有自我选

择权和实践理性、有稳定和谐的社交关系、能够掌控周围环境、有足够的生产技术维持生计等

核心内容 ［ ４６］ ，这些能力彼此独立又相互关联。 发展能力的缺乏会使个体无法应对各种生产

生活风险，影响人们在家庭和社区中的地位。 针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中流动群体、留守

群体内生动力不足、发展机会缺失的问题，必须从其个体及家庭需求角度设置针对性的服务

政策，改变既有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的任务式、被动型的帮扶方式。 从社会心理层面的

育德增能、生产方式层面的技术增能、社会关系层面的互助增能、社区参与层面的组织增能四

个维度细化帮扶主体和帮扶资源，创新弱困群体帮扶机制，以自主、自助和潜能开发为原则，
通过多主体、多层面的介入和社会资源供给，培养其科学的思维方式，唤醒其主体发展意识，
引导他们从自我处境出发，逐步获得或增强对生命的掌控能力，真正实现生活质量持续改善。

同时，在面对经济脆弱性及经济脆弱性所导致的风险时，增强流动群体和留守群体等相

对弱困群体抵御风险的能力，增加其社会资本存量显得非常关键。 弱困群体因自身身体与心

理机能弱化、社会支持网络不足等，往往无力摆脱狭窄的生存发展空间，无法获得更多发展机

会，所以扩充其社会关系网络、增加其社会资本存量显得尤为关键。 从宏观层次而言，需要政

府及社会不断壮大县域富民产业和社会保障体系，为易受市场风险波及的群体构建经济安全

网；从微观层次而言，需要政府、社会和家庭在构建经济安全网的动态过程中相互支撑，建立

彼此支持互助的社会关系网络。 通过政策倾斜和服务供给，增强个人及其家庭应对经济风险

的能力。 通过各类系统性的专业培训和人才队伍建设，充分发挥他们的创造性思维和能动

性，共同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五、结语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城乡关系是一个自然演进的过程，城乡融合是城乡关系发展的必然

趋势，要实现城乡融合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创造城乡融合的物质基础，实现所有人的自由全

面发展，构建 “真正共同体” ，即 “自由人联合体” ［ ４７］ 。 要达到这个目标，必然是城市与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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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驾齐驱，各自发挥优势，各类发展要素之间互通、互融、互补。 让每一类群体、每一个家庭和

个体在城乡融合发展中拥有尊严和价值，就需要坚持人本理念，深化“人” 方面的改革，充分

激发人的积极性，不断提升其内生动能和发展能力。 加强城乡人力资本建设，建设与县域经

济发展需求相匹配的各类人才队伍，不断提升低收入人口的技能水平，促进其就业增收，让城

乡居民都成为发展的主动参与者。 总之，在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这两大国家发展战略中，
融入群体和阶层视角，透视流动群体和留守群体的生产生活和发展需求，分析城乡融合政策

背后众多普通个体的改变和参与，提升政策制定者、理论研究者和基层服务者对这些群体的

关注，是本文的研究旨趣所在。 但更深层次的目的，是想在脆弱性视角外，提醒自己和众多研

究者秉持优势视角，去记录这些群体奋斗发展的身影。 每个生命个体自来到人世间，就已经

与这个复杂的生活世界和社会结构搭建了或紧或松的联系。 有时候，我们的每一步都是被时

代推着走的，甚至没有任何的选择权。 但更多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无数个不服输、不松劲的

身影，一直在奋斗，为了个体、家庭简单的愿望而日夜劳作，生生不息，成就了一个个家庭，昌
盛了一个个乡村。 所以，每一个普通个体生活和生命的意义，都值得去被记录，被尊重。 尤其

是每位弱困者、流动者、留守者在家庭、田间、车间和社区中的劳作，这不只是一个经济收入的

来源，更是每位生命个体精神生活之所在，也是每个脆弱的生命个体生活的勇气和力量。 虽

然这种力量时常被外部的家庭结构和社会结构所掣肘和打破，但从外部用制度性的方式给予

这些群体以劳动的空间和生活的意义，从内部用文化的浸润去启迪每一个体自立自尊自强的

生活态度，始终是一个社会的进步所在。

参考文献：

［ １］孟德拉斯 ．农民的终结［Ｍ］ ．李培林，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０：２１２－ ２１３．
［ ２］张海鹏 ． 中国城乡关系演变 ７０ 年： 从分割到融合［ Ｊ］ ． 中国农村经济， ２０１９（ ３） ： ２－ １８．
［ ３］张克俊， 杜婵 ． 从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到城乡融合发展： 继承与升华［ Ｊ］ ． 农村经济， ２０１９（ １１） ： １９

－ ２６．
［ ４］刘守英， 龙婷玉 ． 城乡融合理论： 阶段、特征与启示［ Ｊ］ ． 经济学动态， ２０２２（ ３） ： ２１－ ３４．
［ ５］魏后凯 ． 准确把握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的科学内涵［ Ｊ］ ． 中国农村经济， ２０２４（ １） ： ２－ ５．
［ ６］杨佩卿 ． 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协同推进路径探析———基于陕西实践探索的案例［ Ｊ］ ． 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２０２２， ２２（ １） ： ３４－ ４５．
［ ７］陈丹， 张越 ． 乡村振兴战略下城乡融合的逻辑、关键与路径［ Ｊ］ ． 宏观经济管理， ２０１９（ １） ： ５７－ ６４．
［ ８］王颂吉， 魏后凯 ． 城乡融合发 展 视角 下 的 乡村 振 兴 战略： 提 出 背景 与 内 在逻 辑 ［ Ｊ］ ． 农 村 经 济， ２０１９

（ １） ： １－ ７．
［ ９］黄祖辉 ． 准确把握中国乡村振兴战略［ Ｊ］ ． 中国农村经济， ２０１８（ ４） ： ２－ １２．
［ １０］刘彦随 ． 中国新时代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 Ｊ］ ． 地理学报， ２０１８， ７３（ ４） ： ６３７－ ６５０．
［ １１］蔡昉， 王 德 文， 都 阳 ． 中 国 农 村 改 革 与 变 迁： ３０ 年 历 程 和 经 验 分 析 ［ Ｍ ］ ． 上 海： 格 致 出 版 社，

２００８： ２２９．
［ １２］陈景帅， 张东玲 ． 城乡融合中的耦合协调： 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 Ｊ］ ．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２０２２，

４３（ １０） ： ２０９－ ２１９．
［ １３］袁方成， 周韦龙 ． 要素流动何以推动县域城乡融合： 经验观察与逻辑诠释———以佛山市南海区全域土

地综合整治为例［ Ｊ］ ．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２０２４， ２４（ ２） ： ６３－ ７４．
［ １４］戈大专， 龙花楼 ． 论乡村空间治理与城乡融合发展［ Ｊ］ ． 地理学报， ２０２０， ７５（ ６） ： １２７２－ １２８６．

［ １５］王春光 ．推动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Ｎ］ ．中国社会科学报，２０２４－ ８－１９（Ａ０１） ．
［ １６］刘春芳， 张志英 ． 从城乡一体化到城乡融合： 新型城乡关系的思考 ［ Ｊ］ ． 地理科学， ２０１８， ３８ （ １０） ：

１６２４－ １６３３．

１７

第 ６ 期 苏海 　 人本视角下城乡融合发展的群体关怀及实践路径



［ １７］刘守英， 龙婷玉 ． 城乡融合理论： 阶段、特征与启示［ Ｊ］ ． 经济学动态， ２０２２（ ３） ： ２１－ ３４．

［ １８］杨团 ． 正确认识“城乡融合” ［ Ｊ］ ． 理论导报， ２０２４（ ４） ： ５０－ ５１．

［ １９］何一民， 何永之 ． 中国式城镇化： 从传统城市化向新型城镇化转型的理论探索与实践创新［ Ｊ］ ． 西华大

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 ２０２４， ４３（ １） ： １－ １０．

［ ２０］王晓毅 ． 乡村振兴与乡村生活重建［ Ｊ］ ． 学海， ２０１９（ １） ： ５１－ ５６．

［ ２１］陈颀， 敖雅萱 ． 空间秩序转变与“家” 的扎根与脱根———一项流动摊贩进城案例的社会学研究［ Ｊ］ ． 社

会学研究， ２０２３， ３８（ ５） ： １３４－ １５６．

［ ２２］柳建坤， 何晓斌 ． 中 国 家 庭 财 富 不 平 等 的 趋 势、来 源 与 驱 动 机 制 （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 ［ Ｊ］ ． 社 会 学 研 究，

２０２４， ３９（ ４） ： １５８－ １８０．

［ ２３］夏柱智， 贺雪峰 ． 半工半耕与中国渐进城镇化模式［ Ｊ］ ． 中国社会科学， ２０１７（ １２） ： １１７－ １３７．

［ ２４］芦恒， 郑超月 ． “流动的公共性” 视角下老年流动群体的类型与精准治理———以城市“ 老漂族” 为中心

［ Ｊ］ ． 江海学刊， ２０１６（ ２） ： ２２７－ ２３３．

［ ２５］李岩， 杨云越 ． 低收入流动女性劳动者的时间贫困及其影响因素［ Ｊ］ ． 天府新论， ２０２４（ ４） ： ８５－ ９９．

［ ２６］于建嵘 ． 农村留守群体： 问题、根源与对策［ Ｊ］ ． 社会政策研究， ２０１７（ １） ： ９５－ １０９．

［ ２７］许君， 范和生 ．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留守群体的困境、风险与治理［ Ｊ］ ． 陕西行政学院学报， ２０２２， ３６

（ １） ： ５－ １０．

［ ２８］苏海， 田如月 ． 农村留守妇女 参 与 乡 村 治 理 的 优 势 空 间 与 行 动 逻 辑 ［ Ｊ］ ． 山 东 女 子 学 院 学 报， ２０２３

（ １） ： ６２－ ７３．

［ ２９］俞云峰， 张鹰 ． 浙江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协同发展———基于耦合理论的实证分析［ Ｊ］ ． 治理研究，

２０２０， ３６（ ４） ： ４３－ ４９．

［ ３０］曹宗平，曾志彪 ．返乡农民工群体在广东区域协调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基于内在机理与政策取向视

角［ Ｊ］ ．开放导报，２０２４（ ５） ：９４－ １０４．

［ ３１］齐格蒙特·鲍曼 ．共同体［Ｍ］ ．欧阳景根，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２－ ３．

［ ３２］叶兴庆 ． 促进城乡要素双向流动［ Ｊ］ ． 中国发展观察， ２０２４（ ７） ： ５－ １１．

［ ３３］叶敬忠， 贺聪志， 许惠娇 ． 生计框架视角的农政问题与农政变迁 ［ Ｊ］ ．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

版） ， ２０１９（ １） ： ８－ １５．

［ ３４］张许颖， 黄匡时 ． 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的基本内涵、主要指标和政策框架［ Ｊ］ ． 中国人口·资源与

环境， ２０１４， ２４（ Ｓ３） ： ２８０－ ２８３．

［ ３５］陈斌开， 亢延锟， 侯嘉奕 ． 公共服务均等化、教育公平与共同富裕［ Ｊ］ ． 经济学（季刊） ， ２０２３， ２３（ ６） ：

２１０４－ ２１１８．

［ ３６］庞瑞芝， 刘磊， 李倩楠 ． 人口老龄化趋势下卫生资源配置结构性失衡与社会福利损失［ Ｊ］ ． 中国地质大

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２０２４， ２４（ ４） ： ８６－ １００．

［ ３７］陈小玉， 陈绍军 ．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家庭转型的实践逻辑及反思［ Ｊ］ ．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

学版） ， ２０２２， ２２（ ５） ： ８１－ ８９．

［ ３８］周飞舟 ．以人为本的城乡融合发展［Ｎ］ ．中国社会科学报，２０２４－ ０８－ ２２（Ａ０６） ．

［ ３９］马克思，恩格斯 ．共产党宣言［Ｍ］ ． ３ 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５０．

［ ４０］李慎明 ． 以人为本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 Ｊ］ ． 中国社会科学， ２００７（ ６） ： ４－ １７．

［ ４１］刘锐， 刘小峰 ． 农村阶层分化与“住房地位群体” ［ Ｊ］ ． 人文杂志， ２０１４（ ５） ： １１８－ １２４．

［ ４２］李培林 ． 加强新就业群体视角的新社会阶层研究［ Ｊ］ ． 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２０２３（ ４） ： ４５－ ５０．

［ ４３］向德平， 向凯 ． 从 “ 脱 贫 ” 到 “ 振 兴 ” ： 构 建 发 展 型 乡 村 振 兴 社 会 政 策 ［ Ｊ］ ． 社 会 发 展 研 究， ２０２２，

９（ ３） ： ３３－ ４７．

［ ４４］李迎生， 徐向文 ． 发展型福利视野下中国反贫困社会政策的改革创新———基于一个本土化分析框架

［ Ｊ］ ． 社会科学， ２０１８（ ２） ： ７３－ ８４．

［ ４５］王锐生 ． “以人为本” ： 马克思社会发展观的一个根本原则［ Ｊ］ ． 哲学研究， ２００４（ ２） ： ３－ ８．

２７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 ２４ 卷



［ ４６］阿马蒂亚·森 ．以自由看待发展［Ｍ］ ．任赜，于真，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１８９．

［ ４７］范根平 ．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城乡融合发展的理与路［ Ｊ］ ． 河海大学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 ， ２０２４，

２６（ ４） ： ２７－ ３６．

（责任编辑：李凌）

Ｇｒｏｕｐ Ｃａｒｅ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Ｐａｔｈ ｏｆ Ｕｒｂａｎ⁃ｒｕｒａｌ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ａ Ｈｕｍａｎｉｓｔｉｃ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ＳＵ Ｈａｉ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ｕｒｂａｎ⁃ｒｕｒａｌ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 ｈｕｍａｎｉｓｔｉｃ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ｐａｙｓ ｍｏｒｅ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 ｏｆ 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 ｃｌａｓｓ
ｇｒｏｕｐｓ， ａｄｈｅｒ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ｃａｒｉｎｇ ｆｏｒ ｔｈｅ ｂｏｔｔｏｍ， ａｎｄ ｆｏｃｕｓ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
ｖａｌｕｅ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 ｍｏｂｉｌｅ ａｎｄ ｌｅｆｔ ｂｅｈｉｎｄ ” ｇｒｏｕｐｓ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ｕｒｂａｎ⁃ｒｕｒａｌ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ｓｐｌｉｔ ｌａｂｏｒ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ｒｏｍ ａ “ ｐｅｏｐｌｅ⁃
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 ｉｔ ｉ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ｏ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 ｃｏｒｅ ｉｓｓｕ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ｗｈｅｔｈｅｒ 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ａｎ ｂｅｎｅｆｉｔ ｌｅｆｔ ｂｅｈｉｎｄ ｇｒｏｕｐｓ， ｗｈｅｔｈｅｒ ｕｒｂａ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ｓ ｃａｎ
ａｃｃｏｍｍｏｄａｔｅ ｍｉｇｒａｎｔ ｇｒｏｕｐｓ ｅｎｔ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ｗｈｅｔｈｅｒ ｒｕｒ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ｆｏｒｍｓ ｃａｎ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ｍｉｇｒａｎｔ ｇｒｏｕｐｓ ｒｅｔｕｒｎｉｎｇ ｈｏｍｅ ” ． Ｉｔ ｉｓ ａｌｓｏ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ｏ ａｂａｎｄｏｎ ａ ｓｉｎｇｌ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ａｎｄ ｗｅａｋ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ｒｅ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ｏｆ “ ｃｒｅａｔｉｎｇ ａｎ 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ｓｉｇｎ ｇｕｉｄｅｄ ｂｙ ｈｕｍａｎｉｓｔｉｃ ｖａｌｕｅｓ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ｉｅ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ｇｕｉｄｅｄ ｂｙ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 ｍｅｅｔ ｔｈｅ “ ｖａｌｕｅ⁃ｌｉｖｅｌｉｈｏｏｄ⁃ｗｅｌｆａｒｅ ” ｎｅｅｄｓ ｏｆ “ ｍｏｂｉｌｅ ａｎｄ ｌｅｆｔ ｂｅｈｉｎｄ ” ｇｒｏｕｐｓ，
ｎａｒｒｏｗ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ｇａｐ，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ｃｏｍｍｏｎ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Ｈｕｍａｎｉｓｔｉｃ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Ｕｒｂａｎ⁃ｒｕｒａｌ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Ｂｏｔｔｏｍ Ｌｅｖｅｌ Ｃａｒｅ

３７

第 ６ 期 苏海 　 人本视角下城乡融合发展的群体关怀及实践路径


